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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彝族法文化 

    

    法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从事法律

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构成社会法律现象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础。一个社会的法文化

包括了该社会、该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价值的法律智慧、知识、经验等精神文化遗产

或法律传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延续性。其历史性即表现为法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积累

的结果,是历史的沉淀,包含着对传统的选择和继承;其民族性、地域性则表现为各民族、各地域的法文

化总有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一定的独特的民族形式和特征,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地域精神。 

    

    彝族法文化是中国法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彝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自然形成和智慧

累积的成果,是彝族习惯法观念、习惯法意识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法规范、习惯法行为和习惯法的实物

形态的总和,反映了彝区法的生活和发展程度。彝族法文化就是彝族这一特定群体对待法的一般态度,而

这种态度的核心是该群体有关法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这样界定的彝族法文化有两层意思:首先,彝族法文

化是彝族这一特定群体对待法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彝族历史上形成的,同时它还是彝族群体成员所共有

的对待法的态度,内容主要包括是否愿意使用法律,依赖法律还是借用法律,法律至上还是道德或宗教至

上,等等。这种态度直接来自彝族群体的法律实践,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彝族群体对待法的态度又反过

来影响或制约人们的法律实践,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再生产自己。其次,这种态度不是散乱的,它具有自己

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彝族群体有关法律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不直接表现出来,它潜隐在彝

族人对法律的态度背后,并直接制约着彝族人对法律的认识和态度。另外,作为一种模式,法文化本身有

巨大的影响力,它是彝族群体对待法的态度,从而可以直接决定彝族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对法的态度和认

识。因此,我们发现,尽管在彝族群体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分工,其家支成员也有不同的身份,地位高低尊

卑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对待法的态度往往十分相近,或说大致相同。 

    

    彝族法文化是彝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彝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法的实践所创造

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它受彝族整体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彝族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

彝族法文化又维护着彝族地区的社会秩序,保护彝族整体利益,促进彝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

步。彝族法文化不仅仅是个历史范畴,它也属于现在、属于未来。彝族法文化在今天的彝族地区并没有

死亡,彝族习惯法观念还深深扎根于民族成员的头脑之中,彝族习惯法规范在当今的彝族地区还有极为重

要的影响,对彝族地区的人们还有较强的约束力。因此,它按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承,仍然是一种“活”的

文化,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彝族法文化传承的特点 

    

    文化传承是指人类相互间行为、技术和知识的言传身教。文化学家米德认为全部人类文化的传承可

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前塑文化、同塑文化和后塑文化。前塑文化就是指后辈向前辈学习的文化;同

塑文化,是指后辈与前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之间,或者是同时学习的文化;后塑文化则是指前辈反过来

向后辈学习的文化。前塑文化,又称“老年文化”,主要特征为:(1)整个文化变化十分缓慢,前辈的过去

就是每个新生一代的未来。(2)所有文化的延续至少要靠三代人的生存,扩大家庭为重要的家庭类型。

(3)前辈特别是祖父母一辈在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威,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礼仪准则和生产技能等



均为后辈学习的楷模。(4)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个体的全部行为中,习得的文化模式行为和具有

内在一致性的行为占绝大多数,而创新的或有意识造就的行为占极少数。(5)缺乏疑问和自我意识。 

    

    彝族法文化的传承是指法文化在彝族不同辈分的人群之间的传递和继承,以及对法律实践的影响。

彝族法文化主要通过口头和行为两种方式进行传播、继承,具有前塑文化的特点。在彝族人民的内心深

处铭刻着的习惯法观念、习惯法意识,是通过口传、身教,一代一代传承至今。在凉山彝族,头人调解纠

纷时利用习惯法“尔比、尔吉”(格言谚语)进行说理、断案;老一辈用习惯法向青年一代进行教育、培

养;毕摩(巫师)利用习惯法传道、说教,因此凉山彝族人的习惯法观念极为浓厚,整个彝族社会高度尊奉

本民族的习惯法,正如彝谚所云,“山林有清泉,彝家有尔比”,“前人不说尔比,后人难有智慧”,“说话

一条线,尔比是根针”。这种法文化传承的特点是由彝族社会的封闭性、习惯法的特点、强烈的敬老观

念和传统教育方式等原因造成的。 

    

    彝族传统社会是以奴隶制为主的社会。闭塞的交通和相对孤立的地理环境,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为保

持彝族先民的法文化传统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经济上,一切物质生产及其经济活动都是以村寨为依托并

且基本上都是村寨之内或只在村寨之间进行的,我们把彝族传统社会的经济称为“村寨经济”。这种

“村寨经济”是建立在单家独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上的极其狭隘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凉山境

内家支林立,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以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内容的等级制度是该社会的主要特点,

家支这种血缘组织一直占据突出地位和发挥着重要作用。彝族奴隶社会严格的等级从属关系和阶级压

迫、阶级剥削关系融为一体,形成了没有文字的法律,即习惯法。这一习惯法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

“办案有既定的法规,铸铧有现成的模子”,依照相沿袭的家规、族规和社会规则办理;二是“案子比先

例,买卖看别人”,发生纠纷后,就从所见所闻的案例中,选用相似或相近的例子,作比较性判决。 

    

    彝族习惯法的特点是写进或溶进各种书面或口头的尔比尔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经典名著以及

有关历史、地理、哲学、天文、医理、种植养殖、日常生活等的书籍信条里,丰富多彩,形成有韵律、有

节奏感诗词歌谣语言,朗朗上口、易学易记、千古流传。在发展水平低下的文明中,所有的社会规章都只

有限于风俗和禁忌。在成文法出现之前,只有习惯法。正如霍贝尔所言“每个民族都有其社会控制系

统。而且,除其中少数微不足道的民族外,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都有行为模式和机构

的复合体,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法律。从人类学的观点看,法律仅仅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即运用

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调节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并防止偏离既定的社会准则,惩处违反这些准则的方

面。”彝族习惯法的特点是成文与不成文的混合体,除散记在古彝文典籍、毕摩经书、简犊等外,口耳传

诵的也不少,大多以尔比尔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形式流传下来。不成文的习惯法(主要指判例)是

通过德古的活动延续下来。德古对有关法律的论断以及典型案件的成功调解,可以作为习惯法。作为彝

族习惯法的判例没有文字记载,判例的收集只能依赖人们的口耳传承的记忆得以流传,是一种深植于民族

和社会之中的“活”的规则。这正如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从来也不是逻辑,法律的生命是经验”。

德古以知道历史上已存在的大量判例以及参与调解自己周围正在发生的纠纷为己任,要求断案时须引用

大量历史上的,人们世代传诵的习惯法判例来补充习惯法的不足,所以德古们既要熟练掌握习惯法,又要

熟知判例,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彝族社会具有强烈的敬老观念。在彝族人的伦理道德思想中,祖先崇拜和尊奉长者是一个最基本的

信条。彝族人追本溯源,认为人生的一切,无论财物或是思想无不是“祖辈的福禄”,是祖先和长辈的恩

赐。彝族人把世间一切知识归于祖先和长者,从而确立了年长者的威信。彝族家庭是父系制的小家庭,它

既是经济单位,又是家支的基本单位。就家支单位而言,它具有血缘的生育单位以及教育单位的职能。家

谱是一种记忆家支世系的口传谱系,构成方式主要是父子连名。家谱既是一个家支的谱系,又是个体家庭

的宗谱。 

    

    彝族古代的家庭教育和近代的家支教育也是形成法文化前塑型传承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彝族人民没

有创办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彝族古代的教育是家庭教育,近代则是家支教育。家支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而

联合起来的宗族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彝族社会内部有几百个互不隶属的权势较大的土司和黑彝家支,以

及几千个大大小小的白彝家支。每一个家支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重视教育,而在当时,整个彝族社会



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因此,家支组织实际上必须承担起这一职能。我们把这种由家支举办的教育称为

家支教育。这种家支教育主要由各个家庭分别承担,一般仅有口头教育,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展开。兹莫、

诺合一般从儿子幼小就开始经常对其灌输奴隶社会的习惯法和道德准则,并要他们熟记家支的谱系,以承

继家支的事业。在曲诺以下的平民百姓中,多采用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对子女进行经常的诱导和训诫。

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彝族世代相传的谚语和训世诗《玛木特伊》。这样就形成了前塑文化的传承特点。 

    

    三、彝族法文化的传承人 

    

    任何法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人,人是法文化传承的主体。德古是彝族法文化的主要传承人。 

    

    德古是彝族习惯法的掌握者和执行者。在彝族人的法律生活中,人们把操作习惯法、调解处理纠纷

的人称为“德古阿莫”。德古是彝族人中有文化、有知识、品德高尚,能言善辩而又有威望的智者,他们

是彝族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掌握彝族习惯法的一个“阶层”。德古的年龄多在四五十岁以上,具有丰

富的社会经验。家支内有一位知悉习惯法者,能为本家支调解一两件民、刑案件,令人信服,便成为德

古。彝谚说:“彝区的德古,汉区的官府”。这清楚说明了彝族社会中的德古的主要功能相当于汉族的法

官,他们集“法官”(仲裁者)、“法学家”(熟知习惯法的历史与现状)、“律师”(诉讼代理人)的职能

于一身。 

    

    德古是习惯法的创造者。不成文的习惯法(主要指判例)是通过德古的活动延续下来。德古作为“法

官”,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不仅执行习惯法,而且创制习惯法。德古对有关法规的论断以及典型案例的

成功调解,也可以作为习惯法。藏匿于经典中的习惯法毕竟是历史的,而活法却是根据变化了的社会需要

由德古来创制的。尽管习惯法的内容基本相同,德古调处公断,但难免同类案件量刑轻重不同,这就要求

断案时须引用大量历史上的,人们世代相传诵的习惯法判例来补充习惯法的不足,所以德古们既要熟练掌

握习惯法,又要熟知判例,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这些判例并非个案的排列,而是由众多案例归纳提升为

一般原则。在适用习惯法和判例时,德古又在进行一个逻辑的演绎推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德古的

能力、水平、学识得到充分的检验。一个判案过程实际上是德古的个人人格魅力的展现。 

    

    德古是彝族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的传播者。“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不只是指空间、时

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

系在一起。”法律的运行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从更大的环境来说,也是文化的实现。德古调解纠纷

的过程是一个传播彝族法律思想和习惯法的过程。德古谈锋犀利、知识渊博,不仅熟悉彝族习惯法的数

百条款,而且有丰富的习惯法实践经验。他们在调解和处理纠纷过程中,不仅宣讲习惯法,而且还耐心

地、机智地讲述历史、哲学典故和格言来化解矛盾,达成双方当事人认识的一致。这说明处理纠纷、适

用习惯法的过程本身又是一种文化教育、文化传承活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德古是彝族法律文化的保

存者和传播者,他们在彝族人的法律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 

    

    德古是彝族法律人才的培养者。德古不分贵贱,任何人均可以担当。穿草衣的不怕披毛毡的,“三岁

孩子说好的纠纷,六十岁老人也不能改”即为此意。德古职位非世袭,这决定了他只要有一次判案不公,

便无人再请裁决纠纷而自然失去德古职位。因此,一个成功的德古,除公正无私外,首先必须熟知习惯法,

而这种知识的获得来源于一种特殊的传统教育。这种教育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体制,没有学校,没有

课堂,也没有教材,但他们有着自己的传统教育方式。彝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几乎依赖于一种称为火塘教育

的模式,即以火塘作为课堂进行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与他们居住在高寒山区,交通闭塞的地理环境紧密相

联。从一定程度上讲,彝族文化就是一种火塘文化。在火塘边承担教育职责的人,包括具有人格权威的长

者、头人、毕摩、父母以及各种劳动技能的工匠。以家支制度为基础的彝族社会,其权力的象征和约束

来自于祖先崇拜。因而教育的首要内容就是背诵家支祖先的谱系,宣讲祖先的英雄行为,传授社会的习惯

法则,宣扬宗教禁忌和道德准则,此外还包括冤家械斗的经验、狩猎知识、生产技能等方面。彝语中说:

“火在我家烧,火光照亮全氏族人”。各家的火塘都是整个家支成员共有的火塘。从理论上讲,彝族任何

人都有成为德古的可能。处于统治地位的兹莫、诺合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曲诺都有自己家支的德古。但

诺合家支的成员在接受火塘教育时,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德古一般都是诺合中较富有者,而头人往往富

有,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古一定是某个家支的头人。所以德古的儿子耳濡目染,熟悉习惯法与典故,较为容



易成为德古。彝谚中的“子孙能干,永做德古”就是这种情形的总结。德古的子女自幼在习惯法的熔炉

里成长,受其家庭、家族的影响,在山野牧场、农田地间的社交活动中都受到长者的教育。从听老德古调

解纠纷,观看习惯法实施的全过程来学习习惯法,到与其他德古一起参与案件的调解,直至自己独立办

案。这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教学模式颇为相似。 

    

    毕摩对彝族法文化的传承也起了重要作用。初民的法律始终是与宗教难分彼此的。彝族的不少习惯

法记载在彝族的神职人员“毕摩”的经书里,用古彝文写成的经书,只有“毕摩”能够朗诵、背诵和诠

释,因此,“毕摩”又大多数是德古。毕摩的各种仪式如招魂仪式、驱鬼仪式、送灵仪式、诅咒仪式、祭

祖把神仪式、占卜仪式和神明裁判仪式等,既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还是民族记忆、

法文化传统得以积淀、传播和流通的一种方式。 

    

    彝族法文化的独特传承方式,既有利于保持彝族习惯法的稳定和实施,有利于彝族内部的团结,维护

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彝族法文化的创新。 

    

    

    

    张居盛,四川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西昌学院社会科学系法学副教授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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